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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驱走村民、网友心中的
狼，有关部门心中的狼也得
驱走。

“狼闹”风波中处于漩
涡中心的滕州，对狼的态度
前后有变。3月19日，滕州公
安微博上的毙狼文字和照
片像是一种炫耀；而至今仍
在置顶的“是虎是狼，媒体
心中应有杆秤”的评论似乎
是把“怨言”和“委屈”归到
了媒体的身上。

王忠武认为，在“狼闹”
风波中，网络言论过于娱乐
化正是由于官方权威声音
的滞后。“职能部门在处理
问题时往往处于被动局面，
主要原因在于职能部门科
学普及程度不够，而且面对
问题的态度过于低调。”

王忠武认为，既然村民
已经发现“有狼”，相关部门
就应该尽快去调查、落实，
还村民们一个真相。“到底
有没有狼？有多少狼？将这
些问题调查清楚后，采取相
应措施，做到既保障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又保护野生
狼群在山林中的正常生存，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格专家支招

政府面对质疑

不能过于低调

建心理干预机制

帮助被狼咬的儿童
3月30日下午3点，在枣庄市市

中区齐村镇银庄村，4岁男孩宋方
贺一个人坐在屋里，母亲李艳正在
院子里忙家务，院子大门紧闭着。

“以前，孩子从来没有闲着不
动的时候，就算我到地里干活，他
也得跟着，但现在连家门也不让我
开。”李艳说，3月17日下午她从家
门前50米外的河沿上摘蒜苗，一不
留神孩子竟然被狼咬着腿往一旁
麦地里拖。幸亏她及时用锄把将狼
驱赶开，但是孩子从那以后就被

“狼”吓着了。
记者试着询问小方贺为何不

让开大门，小方贺看了记者一眼，
小手指向大门，只说了一句：“外面
有大狗，害怕……”

李艳告诉记者，小方贺嘴中所
说的“大狗”其实就是咬他的那只
狼。被狼袭击时，由于穿着厚厚的
棉裤，刚满4岁的小方贺并没有被
咬伤。

“经常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
听见孩子嘴里嘟囔‘妈妈，有大
狗’。”李艳说，以前小方贺很喜欢
小动物，有时见了小狗还要上前去
摸一摸。

在3月14日至3月19日被狼袭
击的受害者中，方贺是幸运的，因
为其他受害者轻则被咬伤面部，重
则失去生命。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
认为，既然“狼”已经在孩子心里留

下了阴影，那么社会就应该尽快完
善心理干预机制。“此次受伤的孩
子都来自农村，而农村缺乏从事心
理健康干预的专家。”

谁能告诉村民

到底还有没有狼
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银庄村

往西大约2里路，是银庄村、王山头
村等周围村庄孩子上学的银井小
学。3月30日下午3点20分，下课铃
响过，孩子们背着书包从学校里出

来，此时，家长们早已在学校门口
守候。

银庄村村民黄女士住在银庄
北的北大顶山脚下，她告诉记者，
自从3月17日村里发现狼后，她再
也不敢让孩子一个人上学、放学。
现在，只要带着孩子回到家，她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家里的大门
关好，“就怕万一有狼跑进来”。

紧靠银庄村的王山头村，村民
也都感到很紧张。村民老刘说：“当
时那只狼在银庄咬完人后，又沿着
麦地，从学校后墙往西走了，而西

面正是我们村，这只狼现在到底在
哪？谁也不敢说……”

银庄村68岁的黄庆发老人告
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爬山，但现
在有些害怕了。

现在枣庄一带还有没有野狼？
大约有多少？它们来自何处，分布
何方？他们的出现对居民构成了何
种风险？遭遇狼时应如何自保？这
成了村民们最大的疑问，也是他们
感到不安的最主要因素。

高调回复

让娱乐式围观走开
就在受伤的孩子和村民还在为

狼害怕和担忧时，网友在“是狼还是
狗”的问题上催生出不少的口水。

网友介入后，焦点其实已经从
狼转到了哈士奇身上，那被狼咬致
2死5伤的村民，却很少进入网友视
线。随着网友的狂欢，“捕狼”事件
一开始所反映的农村安全隐患等
问题，却再也提不起人们的兴致。

传媒学者喻国明曾说，实际
上，网络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构造社
会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甚至左右
着事件的走向。在打狼风波中，网
友扮演了一个不是特别负责任的
角色。新浪网曾为打狼事件做过一
个专题，想“让娱乐式围观走开。”

但这并不容易做到。不过，银川
市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陈学才在微
博上替滕州有关部门支了招。“高调
回复：承认分不清狼和哈士奇，认错；
欢迎网友监督；表明捍卫群众生命安
全的决心，那效果会非常好。”

众人心中的狼何时才能驱走
“狼闹”冷思考：真相是最好的“防狼剂”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30日，滕州有关部门还在沉默中。打狼风波也似

乎进入了平静期：网友不折腾了，媒体不关注了。但不

可否认的是，狼在一些人的心中，像被狼伤害的儿童、

受狼威胁过的村民，还存在着。众人心中的狼不驱走，

事情就远未结束。

3月30日，济南市民韩继
超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
交警支队历城大队递交的见
义勇为材料，得到了交警部
门的盖章证明。然而，这离韩
继超等做出见义勇为的举
动，已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出于医生的本能

下车施救

一切都要从两年前的一
次探亲说起。2010年1月3日，
韩继超一家三口及他的姐夫
孙中鲁，从济南去莱芜探望
父母。当天下午4点左右，他
们乘王崇庆驾驶的车，从莱
芜上了高速赶回济南。

路上，小雪从天空中簌
簌飘落。下午5点左右，韩继
超等人经过一处追尾事故现
场后，随即便在事故现场前
方的紧急车道上停了下来。
当时现场没有人在处理。“当
时真的没想太多，可能是我
做医生的本能吧。”韩继超说。

在济南某医院工作多年
的韩继超，和妻儿、姐夫及司
机五人，全部下了车。韩继超
让妻子回车中看车。随后带
儿子明明(化名)、姐夫、司
机，走向追尾事故现场。

“两辆车撞得挺严重，我
们就先到车旁看一下司机有
没有受伤。”可就在他们靠近
轿车时，莱芜方向又有一辆
车驶来，并撞到了已发生事
故的车辆上；这时，原本是下
车施救的韩继超四人，因后

来发生的撞击而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伤害。

忙于治疗

无暇申请见义勇为

2010年1月3日下午，事
故发生后不久，历城大队民
警赶到事故现场。1月29日，
交警韩辉和姜峰出具了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该材料认
定韩继超、孙中鲁、王崇庆及
明明是在救助他人的过程
中，因遭交通事故而受伤。

受伤的四人分别被送往
不同的医院救治。在被送到章
丘后，医生对明明做出了“摘
掉眼球”的建议。而这一建议，
遭到明明母亲的强烈反对。

“只要孩子还存在一线
希望，我都不会接受这样的
建议。”同是做医生的明明母
亲提出了转院的要求。当晚，
明明连夜被送到济南，在山
大二院治疗。

由于当时一家人均将精
力放在救治之上，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由韩家委托专人
代领。原本事故双方在认定
书下达10日内，可请求交警
部门调解的赔偿损失问题，
也因此被耽搁。同样，四人在
高速公路见义勇为的事迹，
韩继超再也无暇提及。

失明的少年

等待说法

四人在治疗伤情的过程

中，肇事车辆归属部门莱芜
交警支队，对四人因治疗而
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了赔
付。在四人完成了初步的治
疗后，事故处理方高速交警
历城大队也在事故双方之
间，积极进行了赔偿协调。

虽然完成了初步的治
疗，但明明因眼部受伤严重，
几乎失去了全部视力。据山
东荣军总院伤残司法鉴定中
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明明“左、右眼无光感，双眼
视力无法矫正(盲目5级)”。
明明在家人的陪同下，先后
到济南、北京、上海等地治
疗，然而视力仍未恢复。

今年还不到 16周岁的
明明，遭遇事故前一直在济
南某初中就读。完成初步治
疗后，他不得不转到了盲校
上学。

3月30日下午，在他们
于济南大学周边租下的房子
里，记者见到了已近1 . 8米
高的明明。直到现在，明明还
需要在家人的搀扶下走路。

“盲文很难。”明明说。“他很
懂事，也很要强。”想起孩子
遭受的痛苦，母亲泪流满面。

30日，在得知自己递交
的见义勇为事迹材料得到相
关部门盖章证明之后，韩继
超夫妇终于得到了一丝安
慰。“这才只是个开始，最后
能不能得到批准，还得通过
多个部门的审批”，韩继超
说，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一定
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

在银井小学校门口，家长们等着接放学的孩子回家。

已退休在家的爷爷奶奶，专门从莱芜来到济南照顾明明。

高速路上施救
四人被警车撞伤
其中少年失明；见义勇为被“忽略”两年多
文/本报记者 刘德峰 实习生 李泽熙 片/本报记者 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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